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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对创新资源的关注点已从内生转向外生，从外部环境获取创新资源成为企业提高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基于嵌入理论与新制度理论，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多元层级回归等方法对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并试图揭示组织合法性，即政治合法性与市场合法性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均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结构嵌入比关系嵌入更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市场合法性正向调节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即在较好的市场合法性的情境下，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会增强；政治合法性正向调节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即在较高的政治合法性情境下，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会增强。以期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提高创新绩效探明新的途径，并为进一步研究完善嵌入理论与新制度理论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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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Embedding,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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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tention of enterprises to innovation resources has changed from endogenous to exogenous, and obtaining innovation resources from extern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embedding theory and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pl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o theoretically discuss and empirical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embedding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ries to reveal the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that i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market legitimacy on the relationship. It is found that both relational embedding and structural embedding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structural embedding can better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an relational embedding. Market legitimac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ship embedding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at is, in the context of better market legitimacy,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ship embedding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ill be enhanced. Political legitimac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embedding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at i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embedding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ill be enhanced under a higher political legitimacy context. This paper aims to find out new ways for enterprises to acquire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of embedding theory and new syste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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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如何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是学界与业界广为关注的话题。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的创新活动经常面临内生资源不足等问题，如何获取外生资源已经成为企业提高创新绩效的首要问题。企业通过搭建并完善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其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并与其他外部主体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获取外生资源以提高创新绩效[1]。资源基础观认为，那些独特的且不可复制的资源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2]，而这类资源往往是外生资源。嵌入理论指出，网络嵌入可以帮助企业在社会网络中获取到外生资源[3]。以往研究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是以单方面研究为主，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关系嵌入促使网络中的主体企业与其他企业产生高度信任，基于这种高度信任，企业中的知识、技术等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尤其是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却难以在市场上获取到的外生资源[4-6]。第二，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结构嵌入可以帮助企业识别同行、跨行的潜在信息，通过内外部信息的结合，察觉市场变化趋势，以制定最新的经营政策，促进创新绩效提升[7-8]。上述两点研究了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各自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但并没有同时探究二者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此外，“合法性”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且新制度理论明确了组织的创新行为受到其合法性的约束，这是因为组织的行为是在规范性与社会性的情境下完成的，受社会支持、认同所驱动[9]。因此，本文基于嵌入理论与新制度理论，探究网络嵌入（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与组织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与市场合法性）对创新绩效的复杂影响路径，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提高创新绩效探明新的途径，同时为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嵌入理论与新制度理论提供参考依据。
以下内容建议与正文结论部分融合阐述，避免赘述。
研究发现，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均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结构嵌入比关系嵌入更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市场合法性正向调节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即在较好的市场合法性的情境下，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会增强；政治合法性正向调节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即在较高的政治合法性情境下，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会增强。针对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首先，企业应积极建立并完善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取外部的创新性资源。具体而言，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与合作者建立创新联盟，搭建知识与技术的交流平台，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探索具有新特点、新类型的企业，从而加速资源的流动。然后，企业应该加强规范经营以获取更多的政府、市场等外部机构的支持。具体而言，企业应该通过规范经营，使其日常行为规范与政府所制定的行业准则与规范更加接近，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与认可，帮助其突破自身的体制障碍；企业可以通过保持与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其产品符合行业协会制定的产品标准，提高产品合格率，以追求更高的创新绩效。最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通过遵守市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促使企业诚信经营。
1  文献回顾
1.1  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
[bookmark: OLE_LINK2]“嵌入”概念最早由Hlavaty[10]在数学领域中提出，后来将之应用于人类经济学领域。后来，Granovetter [11]将“嵌入”概念引用到企业中，指出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在网络嵌入的情境下完成的，而企业的创新行为也是通过结构、关系的方式嵌入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并提出强关系有利于获取较多稀缺资源、弱关系有利于获取异质性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嵌入理论。然而，后来学者关于网络嵌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形成了“关系嵌入悖论”与“结构嵌入悖论”。在关系嵌入层面，Uzzi [12]与吴晓云等[13]依据强关系理论，指出强关系能够帮助企业与外部机构建立相互信任与尊重的牢固合作关系，从而获取关键知识与技术，促进企业提升创新绩效；而Petersen等[14]依据弱关系理论，认为弱关系促使企业产生更多的异质性资源，促进企业知识多元化发展，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在结构嵌入层面，Stuart[15]基于高密度网络结构理论，认为企业所具有的高密度网络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的频率与质量；而Ahuja [16]以结构洞理论为基础，指出企业较低的网络密度同样也促进了创新绩效。
1.2  组织合法性
“合法性”概念最早由马克斯·韦伯[17]通过论述政治合法性系统引入社会学领域。新制度主义学派在政治合法性系统论的基础上，认为在特定的社会规范、价值与信仰等社会体系环境下，一个社会实体的行动是具有正当性与合适性的，并且受到其他社会实体的广泛认可。自此，合法性应用于组织行为与管理领域。然而，由于组织合法性的应用场景与对象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学者们关于组织合法性的界定存在较大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组织合法性概念界定
	代表学者
	内涵

	Parsons [18]
	组织的行为规范与日常活动和社会行为准则具有一致性

	Suchman [19]
	企业的行为活动符合社会体系内的规范、价值观与信念等，具有一定的可取性、适当性，是对企业的整体综合评价，而非将某项具体业务作为评判标准

	Kostova等[20]
	企业或者组织被社会环境中的利益相关者接受、支持并且认可

	Phillips等[21]
	组织的文化环境与法律法规的规范性和一致性的一种高度匹配状况

	Zimmerman等[22]
	企业通过改变自身获取外部环境的更多支持与认可，或者改变环境中能够赋予组织合法性的利益相关者

	郭海等[23]
	组织被特定受众认可或支持，有助于获取组织发展所需要的关键资源



现有研究对组织合法性的定义更多地是从组织行为活动与外部环境的匹配度加以阐述，强调组织的活动与价值观符合社会规范，并且能够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认可。对组织合法性进行概念区分的重要指标是组织合法性的受众。基于新制度理论的相关文献，合法性可以按照受众对象分为市场主体（顾客、竞争者以及其他资源拥有者）与政治主体（政府机构或得到授权的相关代理机构）。新制度理论因其具有社会实体所构建的、具有历史实践经验的一系列假设、实践、价值以及规范等，为区分组织合法性的受众提供了严格标准与原则。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2.1.1 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
关系嵌入是指网络中的主体企业与其他企业通过知识交流与项目合作，在信任、理解以及尊重等方面所达到的程度。首先，对于企业而言，技术的高速迭代更新与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发展促使它们的竞争优势逐渐被淘汰，为了提高持续性发展水平，企业必须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并且处于核心位置，以寻求新的知识与资源，进一步获取更高的产品优势与市场成功。关系嵌入促使网络中的主体企业与其他企业产生高度信任，基于这种高度信任，企业中的知识、技术等资源可以自流动，尤其是那些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却难以在市场上获取的创新性资源[24]。其次，当关系嵌入程度较高时，企业之间依据高信任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合作效率，通过相互信任机制，某些隐性的、专有的的知识和技能在企业之间得到转移与共享，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也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整体配合、学习以及协调能力，提高产品研发的质量与效率。Lonsdale等[25]提出了“关系嵌入－信任机制－机会主义”的研究思路，认为关系嵌入会衍生一种高度信任机制，有效地限制了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使企业有更多的时间与金钱从事提升创新绩效活动。最后，企业创新绩效方向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趋势，以避免企业的无效投入。由信任机制传递的信息促使企业可以更加准确把握市场变化情况与未来发展趋势。张利斌等[26]认为拥有高关系嵌入的企业更愿意为其他企业提供帮助，原因是向其他企业提供帮助可以获得其他企业对本企业的认同感，使自身在网络中占据更接近中心的位置，与其他企业产生更高的合作满意度，可以有效地获取创新性资源。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关系嵌入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2.1.2  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
结构嵌入是指企业整个社会网络中的整体结构特征——病句，即主体企业在网络结构中所嵌入位置的情况。结构嵌入是一种强调中心性与桥连接的结构模式，中心性指主体企业在短时间内与其他企业联系的速度，桥连接则注重主体企业的社会网络中多个行业成员的数量。其中，中心性关注的是企业在整个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与重要程度，可以通过更多的信息渠道获取所需的关键性资源，在技能方面进行优势互补。在当今高技术时代，企业规模大小并不能代表其在网络中心地位置，即并非是小规模企业不会处于核心位置。张春雨等[27]认为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比处于外部网络边缘的企业有更多的机会与其他企业进行交流、互动，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而获取对方的创新性资源，优化、整合内外部资源，使其在技术高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发挥其竞争优势。Vieira 等[28]研究表明中心性与桥连接的交互促使企业获取较多的资源，既包括资金等有形资源，也包括知识、技术等无形资源。企业通过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拥有较多信息、技术等资源渠道，获得更多的创新性资源，为企业提高创新绩效作保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结构嵌入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2.1.3  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组织合法性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且新制度理论明确了组织的创新行为受到其合法性的约束，这是因为组织的行为是在规范性和社会性的情境下完成的，受社会支持、认同所驱动[9]。
组织合法性是指组织的行为活动符合社会体系内的规范、价值观与信念等，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与尊重[19]。基于新制度理论与郭海等[23]的研究，本文从政治合法性与市场合法性两个维度探讨其在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政治合法性指企业的经营行为与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规范以及其他标准具有一致性。企业通过规范经营，完成了政府对其设定的目标，获得了声誉与地位，更容易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与认可，与政府所制定的行业准则和规范更加接近，产生了合法性优势，这种合法性优势具体表现在与政府部门的频繁互动可以帮助企业突破体制障碍，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肖振鑫等[29]研究指出组织的政治合法性正向调节创业导向先动性与合作联系的倒“U”型关系，表明企业通过政治合法性获取到独占性资源后，与未获得该资源的同行其他企业相比，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和市场地位；市场合法性则强调企业行为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上下游企业、同行竞争者以及企业协会等）所推行的标准、规范具有一致性，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遵守市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企业诚信经营，高市场合法性使企业获得高信任，帮助企业与商业伙伴建立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发新产品。Guo等[30]研究表明新企业的市场合法性与创新绩效呈现正相关，而老牌企业的市场合法性与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新企业由于成立时间较短，经由市场合法性获得的关键资源可以加速企业新产品的创新，但随着企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市场需求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此外，经济转型与制度改革增强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企业最终的产品需要流向市场，产品规格是否符合行业标准对于企业持续经营意义重大。通过与政府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取产品的规格标准，使企业生产的产品符合政府与行业协会所制定的产品标准，即具有较高的合法性，提高了创新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政治合法性正向调节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H4:政治合法性正向调节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H5:市场合法性正向调节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H6:市场合法性正向调节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2.2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网络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组织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与市场合法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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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本文研究的概念模型

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由于本研究所涉及到的变量是潜变量，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在正式调研之前，首先对北京等地区的30家企业进行预调研，根据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的反馈意见，经过几轮反复修改，最终形成正式的调研问卷。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为了保证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选择在北京、山东、河南以及四川等中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展开调研。首先，我们联系了校内合作企业以及当地政府机构，介绍了本次调研的目的与方式，获取了企业名单，随后通过电话联系征得企业负责人同意之后，采用实地进入企业为主，以电话以及电子邮件为辅，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问卷362份，剔除存在缺失值与异常值（80%的题项选择同一级别）的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218份，占样本总量的43.4%。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满意”。
本研究最终获取的218家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涉及机械制造、生物医药、材料化工以及信息技术等行业，但是其中70%以上是信息技术类企业；从所在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主要是东部地区政策完善，政府给予较多支持，市场环境较好，在以后的调研中应该加大对西部以及中部地区的关注；从员工人数以及销售额来看，员工人数在50人以下的占比为78.44%，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占比为68.35%。
表2  样本企业的基本信息
	项目
	类别
	数量/家
	比例
	
	项目
	类别
	数量/家
	比例

	行业分布
	机械制造
	19
	8.72%
	
	员工人数/人
	≤10
	32
	14.68%

	
	信息技术
	160
	73.39%
	
	
	11～50
	139
	63.76%

	
	生物医药
	20
	9.17%
	
	
	51～100
	47
	21.56%

	
	材料化工
	19
	8.72%
	
	销售额/万元
	≤100 
	149
	68.35%

	经营年限/年
	＜1 
	37
	16.97%
	
	
	＞100～1 000
	64
	29.36%

	
	≥1～2
	119
	54.59%
	
	
	＞1 000
	5
	2.29%

	
	≥2～3
	62
	28.44%
	
	

	所在地区
	西部
	37
	16.97%
	
	

	
	中部
	68
	31.19%
	
	

	
	东部
	113
	51.83%
	
	



2.4  变量测量
本文的测量题项均采用现有研究，并且为了更符合中国企业的特点，结合实际适当调整，保证了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创新绩效依据Li等[31] 的研究，分别从研发投入以及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展开测量，并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依据当前主流学者对网络嵌入的划分，将其划分为结构嵌入与市场嵌入两个维度，并参照Shipilov[32]与肖亮等[33]的研究，从网络的规模、密度与中心性测量结构嵌入，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7，具有良好的可靠性；从联系频率、持久性与信任程度测量关系嵌入，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7，具有良好的可靠性。政治合法性依据Suchman[19]的研究，由企业负责人对过去一年的政治合法性程度作评价，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市场合法性依据Zimmerman等[22]的研究，由企业负责人对过去一年的市场合法性程度作评价，并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为了剔除竞争性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控制了所属行业、经营年限、企业规模以及销售额等变量。其中所属行业设为虚拟变量，数字1代表机械制造行业，数字2代表材料化工行业，数字3代表生物医药行业，数字4代表信息技术行业；经营年限的计算方法是用企业负责人填写问卷的日期减去企业成立的日期，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不足1年的以1年计算；企业规模以企业近3年年均员工数量为标准分为3个等级，10人以下为1级，11到50人为2级，51人到100人为3级；为了避免异方差，本文将销售额进行对数化处理。
3  实证分析
3.1 同源偏差检验
为了检验同源偏差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处理：第一种方法，对问卷中的变量采用多题项的问题，并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了错位排序的方法，缓和了被调查者的回顾性偏差[34]；第二种方法，采用Harman[35]的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测量的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一共有4个因子的特征根是大于1的，第1个因子只解释了25.05%（小于40%）。以上两种方法有效地控制了本研究的同源偏差。
3.2  信度、效度检验
本文样本各变量的测量与效度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超过了0.70，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并且组合信度（CR）均超过了0.80，平均提炼方差（AVE）均超过了0.50，说明题项具有较高的信度。此外，各变量的AVE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各构念具有较高的区别效度[36]。
表3  样本变量的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α
	CR
	AVE

	结构嵌入
	本企业拥有更多的网络关系成员
	0.83
	0.67
	0.82
	0.60

	
	本企业在整个关系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
	0.70
	
	
	

	
	本企业与外部机构联系频繁并且紧密
	0.79
	
	
	

	关系嵌入
	本企业与外部机构都能信守承诺
	0.81
	0.67
	0.82
	0.60

	
	本企业与外部机构之间更为相互信任
	0.75
	
	
	

	
	本企业与外部机构之间更为相互尊重
	0.76
	
	
	

	政治合法性
	本企业的做法获得了政府部门的认可
	0.76
	0.71
	0.84
	0.63

	
	本企业的做法赢得了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
	0.82
	
	
	

	
	本企业是政府推荐的样板企业
	0.81
	
	
	

	市场合法性
	本企业的做法获得了行业内竞争者的认可
	0.83
	0.88
	0.92
	0.69

	
	本企业的做法得到了顾客的接受
	0.88
	
	
	

	
	本企业的做法获得了供应商的认可
	0.84
	
	
	

	
	本企业的做法获得了销售商的认可
	0.82
	
	
	

	
	本企业的做法获得了潜在竞争者的认可
	0.78
	
	
	

	创新绩效
	本企业常常在行业内率先推出新产品/服务
	0.85
	0.89
	0.91
	0.68

	
	本企业产品改进与创新有非常好的市场反应
	0.86
	
	
	

	
	本企业产品包含一流的先进技术与工艺
	0.82
	
	
	

	
	本企业新产品开发成功率非常高
	0.76
	
	
	

	
	本企业常常在行业内率先应用新技术
	0.84
	
	
	



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Amos24.0软件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以便检验它们之间的区分效度。其中：SE代表结构嵌入；RE代表关系嵌入；PL代表政治合法性；ML代表市场合法性；IP代表创新绩效。表4显示，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CMIN/DF=1.85, IFI=0.93，CFI=0.93，RMSEA=0.06）显著优于三因子模型（CMIN/DF=2.96, IFI=0.84，CFI=0.84，RMSEA=0.09）与单因子模型（CMIN/DF=4.22, IFI=0.73，CFI=0.73，RMSEA=0.12），说明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以及各变量间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表4  样本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模型
	CMIN/DF
	IFI
	CFI
	RMSEA

	五因子模型（SE,RE,PL,ML,IP）
	1.85
	0.93
	0.93
	0.06

	三因子模型(SE+RE,PL+ML,IP)
	2.96
	0.84
	0.84
	0.10

	单因子模型(SE+RE+PL+ML+IP)
	4.22
	0.73
	0.73
	0.12

	参考标准
	＜3.00
	＞0.90
	＞0.90
	＜0.08



3.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本研究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对前文提出的假设作初步验证。如表5所示，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r=0.34）,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r=0.43），政治合法性与创新绩效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r=0.36），市场合法性与创新绩效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r=0.21），这一结果与理论相一致。当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70以上的时候，变量中可能会出现多重共线性，但是由表5可知，本文样本各变量的最大相关系数为0.47，因此，初步判断各变量之间没有严重多重共线性。为进一步证明此问题，本文后面还将通过VIF（方差膨胀因子）作进一步判断。
表5  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结构嵌入    
	0.78     
	     
	     
	        
	     
	        
	    
	    
	    

	2关系嵌入      
	0.47***      
	0.78    
	      
	     
	     
	       
	     
	    
	     

	3政治合法性    
	0.33***     
	0.30***     
	0.80    
	     
	        
	    
	       
	      
	       

	4市场合法性     
	0.15***    
	0.15***    
	0.10    
	0.69    
	     
	     
	    
	    
	    

	5创新绩效    
	0.34***    
	0.43***       
	0.36***    
	0.21***     
	0.83  
	     
	     
	    
	    

	6行业      
	-0.05    
	-0.03    
	0.09   
	-0.07   
	-0.02  
	    
	    
	    
	    

	7年龄      
	0.03     
	-0.01    
	-0.07    
	-0.11    
	0.06  
	-0.07   
	    
	    
	    

	8规模      
	0.00     
	0.15**    
	0.10    
	0.19**     
	0.22***  
	0.06  
	-0.01  
	    
	    

	9销售额    
	-0.03     
	-0.06    
	0.03    
	0.02     
	-0.04  
	-0.05   
	0.09  
	0.09  
	    

	均值      
	5.81     
	5.23    
	5.60    
	5.18    
	4.88  
	3.47  
	2.12  
	2.07  
	6.82  

	标准差     
	0.74     
	0.834    
	0.88    
	1.01    
	0.95  
	0.98  
	0.67  
	0.60  
	0.63  

	最小值     
	3.00      
	2.60   
	1.00    
	1.60   
	1.80  
	1.00  
	1.00  
	1.00   
	4.30  

	最大值     
	7.00    
	7.00   
	7.00   
	7.00   
	7.00  
	4.00   
	3.00  
	3.00  
	8.48  


              注：1）***、**、*分别是在置信度（双测）为 1%、5%、10%水平上显著；2）对角线为AVE平方根。下同。

3.5  假设检验
由于本研究中的因变量是连续性变量，故采用稳健的极大似然估计(MLR)方法进行假设检验。如表6所示，模型2与模型4显示了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M2：r=0.25, 在1%水平下；M4：r=0.16, 在10%水平下），支持了假设H1，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M2：r=0.35，在1%水平下；M4：r=0.30，在1%水平下），支持了假设H2，即结构嵌入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模型3与模型4显示了政治合法性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M3：r=0.37，在1%水平下；M4：r=0.25，在1%水平下），市场合法性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M3：r=0.14，在5%水平下；M4：r=0.11，在10%水平下）；模型5显示了关系嵌入与市场合法性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M5：r=0.13，在10%水平下），即市场合法性增强了关系嵌入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这与假设H5的预测一致，而关系嵌入与政治合法性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没有影响，假设H3未得到支持；结构嵌入与市场合法性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没有影响，假设H6未得到支持，但结构嵌入与政治合法性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M5：r=0.19，在5%水平下），即政治合法性增强了结构嵌入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H4。此外，所有回归模型中的VIF最大值为1.47（小于3），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6改正：调整表格前四行行对齐
表6  样本企业合法性在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中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行业
	-0.03（-0.46）
	-0.01（-0.13）
	-0.05（-0.77）
	-0.02（-0.40）
	-0.02（-0.40）

	年龄
	0.09（0.99）
	0.09（1.03）
	0.15*（1.67）
	0.13（1.53）
	0.18*（2.09）

	规模
	0.36***（3.39）
	0.28***（2.88）
	0.26***（2.62）
	0.22**（2.34）
	0.25***（2.63）

	销售额
	-0.11（-1.04）
	-0.06（-0.67）
	-0.12（-1.29）
	-0.08（-0.92）
	-0.09（-1.00）

	关系嵌入
	
	0.25***（2.84）
	
	0.16*（1.79）
	0.13（1.51）

	结构嵌入
	
	0.35***（4.46）
	
	0.30***（3.86）
	0.31***（4.14）

	政治合法性
	
	
	0.37***（5.51）
	0.25***（3.65）
	0.24***（3.52）

	市场合法性
	
	
	0.14**（2.40）
	0.11*（1.85）
	0.11**（2.01）

	关系嵌入×政治合法性
	
	
	
	
	-0.08（-0.70）

	关系嵌入×市场合法性
	
	
	
	
	0.13*（1.66）

	结构嵌入×政治合法性
	
	
	
	
	0.19**（2.32）

	结构嵌入×市场合法性
	
	
	
	
	0.07（0.89）

	R2
	0.06
	0.24
	0.20
	0.30
	0.34

	adjusted R2
	0.04
	0.22
	0.18
	0.27
	0.30

	F value
	3.23***
	11.15***
	8.98***
	11.10***
	8.88***

	Max-VIF
	1.02
	1.29
	1.07
	1.38
	1.47


注：括号内为t值。

图2显示的是关系嵌入与市场合法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依据简单斜率检验，可知在较好的市场合法性情境下，关系嵌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高于较差的市场合法性情景，说明市场合法性增强了关系嵌入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同理，图3显示的是结构嵌入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依据简单斜率检验，可知在较好的政治合法性情境下，结构嵌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高于较差的政治合法性情景，说明政治合法性增强了结构嵌入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由此，假设H4和假设H5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                
  图2  样本企业市场合法性的调节效应                 图3 样本企业政治合法性的调节效应

4  主要结论与启示
4.1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探讨了网络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验证组织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市场合法性）的调节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网络嵌入有助于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具体而言，结构嵌入对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最明显，达到了0.35；关系嵌入则弱于结构嵌入，但也达到了0.25。说明结构嵌入比关系嵌入更能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与依靠关系纽带获取资源相比，企业更希望自身可以通过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来拥有较多资源渠道，从而获得更多创新性资源。 
（2）组织合法性增强了网络嵌入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关系嵌入与市场合法性的交互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达到了0.13，说明市场合法性正向调节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即在较好的市场合法性的情境下，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会增强。高市场合法性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遵守市场规范，约束了机会主义行为，促使诚信经营，获得其他企业的高度信任，帮助企业与商业伙伴建立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提高创新绩效；而结构嵌入与政治合法性的交互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达到了0.19，说明政治合法性正向调节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即在较高的政治合法性情境下，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会增强。高政治合法性要求企业在与政府的交往中保持较高的中心性，并且通过规范经营，与政府所制定的行业准则与规范更加接近，完成政府对其设定的目标，得到政府的支持与认可，从而获得政策性扶助。
4.2  理论贡献
（1）已有研究从关系嵌入或者结构嵌入单方面研究其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而本文基于嵌入理论探究了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共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得出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均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结构嵌入比关系嵌入更能促进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加深了对嵌入理论的理解。
（2）本文基于新制度理论，引入组织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与市场合法性）探究网络嵌入（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复杂影响路径，为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较高的市场合法性的情境下，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会增强；在较高的政治合法性情境下，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会增强。这进一步发展了Vieira等[28]与 Guo等[30]的研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4.3 管理启示
（1）企业积极建立并完善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取外部的创新性资源。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都会给企业带来外部的创新性资源，但这些资源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关系嵌入主要是促使主体企业与其他企业产生高度信任，基于这种高度信任，企业中的知识、技术等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尤其是那些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却难以在市场上获取到的外部资源，因此管理者可以通过与合作者建立创新联盟，通过搭建相应的交流平台，形成共同学习的长久机制；结构嵌入主要通过网络中心性与桥连接识别同行、跨行的潜在信息，察觉市场变化趋势，以制定最新的产品政策，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搜寻同行、跨行之间的信息，理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建立并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不断探索具有新特点、新类型的企业——表意不明，从而加速资源的流动。
（2）企业加强规范经营以获取政府、市场等外部机构更多的支持。在政府方面，企业应该通过规范经营，完成政府对其设定的目标，使其日常行为规范与政府所制定的行业准则和规范更加接近，以获得相应的声誉、地位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与认可，并且通过与政府部门的频繁互动，帮助突破自身的体制障碍；在市场方面，企业可以通过保持与行业协会等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使企业生产的产品符合政府与行业协会所制定的产品标准，提高产品合格率，进而加速新产品的开发，以追求更高的市场占有率；此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通过遵守市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促使企业诚信经营。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审视当前企业所处的特定环境与具体发展阶段，通过加强规范经营以获取政府、市场等外部机构更多的支持，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1）本研究的调研对象以中国东部企业为主，对中部以及西部地区企业的关注度相对来说较不足，在后续的研究中，应加大对中国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关注，扩大样本量，以增强本研究的普适性。
（2）本研究采取问卷调研的方式，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横截面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揭示变量之间长期、动态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尝试跟踪调研，以获取到面板数据，深化本项研究。
（3）本研究探讨了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分别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然而，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并非完全独立，其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未来研究可以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交互项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这一方面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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